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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七星潭沐浴在落日的沉闷气息

里，一丝狭窄的夕阳透过云缝，把它淡淡

的余晖洒向海面。海咸咸的气味在空气

中溶解，浪卷着白沫向上翻滚，想把夕阳

的光晕抹得更淡。但倔强的夕阳没有落

下，一直伫立在那儿。

我追着浪，小心地捡起圆润的卵

石。我似乎已经厌倦了这样的动作，又看

了看岸边的人们，他们似乎也厌倦了。

突然，一阵欢快悠扬的吉它声穿过

人们的喧闹声，穿越海浪的澎湃声，恍如

穿透云层去追逐夕阳的那抹淡晕，而后

一股脑儿涌进我的耳底。我循声而去。

我找到了音乐的源头：一个坐在木

椅上，一边弹吉它一边唱歌的人。他面

前的一块板子告诉我，他是街头艺人老

爹。他看起来五六十岁的样子。一张圆

方脸，灰白色的长头发在脑后扎成小辫

儿，好像要极力摆脱年龄的困扰，同时又

不失艺术范儿。他的额头宽大，上面布

有皱纹，炯炯有神的双眼平静柔和地注

视着每一个人，眼里射出坚韧而略带倔

强的光芒。老爹背后有一张挡风板，从

挡风板上褪色的海报可以看出岁月的流

痕，他应该在这儿很久了。

他面前有个小钱筒，我向里面张望

了一下，竟是些10元20元的零币（是台币

哦），这样能挣钱吗？我暗自嘀咕着。我

也向小筒里投了一个10元的台币，他微笑

着向我点点头，以示感谢，婉转的歌声并

未中断。

老爹唱着《爱拼才会赢》，“三

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

赢……”他微微闭着双眼，眉头轻轻地蹙

着，脸上的表情似乎平添了些凝重。他唱

得极为投入，好几次，人们将零币陆续投

入小钱筒时，他依旧保持着微微闭眼的

状态，看来，他一定很喜欢这首歌，特别

想和我们分享吧！

唱完了这一曲，老爹深情地说：“欢

迎来自远方的朋友们，感谢你们听我的

歌，下面我要为大家献上今天的最后一

曲，祝福你们，我的朋友们！”沙滩上的人

们纷纷涌了过来，聆听这心的旋律。

天穹中的那丝余晖不再沉闷，露

出愉悦的微笑。厚厚的云层不知何时散

去，夕阳显露出原本的灿烂，望着一片绛

红色的天幕，蓦然，想起《山海经》中夸

父逐日的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弃其

杖，化为邓林。”

当老爹曲毕时，夕阳心满意足地落

下了。

随
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映在脑

中的人和物总会淡化，但那棵

在风中摇晃，历经风雨岁月的老洋槐，在

我的心上却永远抹不掉，他的每一片树

叶，都装满了我与老太的回忆。

“老太，你怎么又兜到这儿了！”我

搀扶着老太，嗔怪她。老太的记忆随着

一根根逐渐掉落的白发无影无踪。就在

今天，老太已经第二次叫我带她看洋槐

了。她虽然记不住物，却总记得这洋槐，这

是她亲手栽下的洋槐。

6月，是洋槐开花的季节，洋槐花的

花蕊是可以吃的，老太那缺了牙的嘴总是

慢吞吞地咂吧着，丝丝香甜。小时候，老

太也经常摘洋槐花蕊给我吃。

记得那年夏天，我嚷着要吃糖：“老

太，我要吃糖！你快去拿！”“乖啊！老太这

就去。”老太非但不生气，还亲自拄拐杖，蹒

跚地走到洋槐前，小心地摘下一朵花，把

花蕊捻下来给我吃。我两眼发光，一把抢

过花蕊，扔进嘴里，小眉毛一皱，大叫：“不

好吃！”说着，一把抢过花朵，丢在地上，那

花就像被抛弃的孩子，老太看着我，又看看

花，眼中满是愧疚……

“可可，老太想吃花蕊。”老太揪着我

的衣角，撒娇如孩童。我拉着老太到树下

坐着，我伸手一拿，将花给老太别上。老太

的嘴又咂吧起来。我忽然兴致大发，问：“老

太，我是哪个？（我是谁？）”老太茫然地

看着我：“我老了，认不得了。”“我是可可

呀！”“喔！可可呀！哎呀！长这么高了呀！”老

太不知道我已经问了好多次了。小时候，只要

一放假，就来老太这里，现在一年都来不了

一次。老太望我的眼神，就像看着陌生人一

样，我鼻子一酸，险些落泪。

老太一生倔强，太公去世后，她独

自养大妈妈和两个舅舅，到了晚年，她无

所事事，便守着这洋槐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老太鬓角花白，不肯再往镇上，可谓倔

老太。可现在倔老太已如同孩童一般，不

求别的，只求有亲人陪伴。

洋槐花落到我鼻尖，打断了我的思

绪，倔老太在旁边数落着我的不是，怪我

不去看她，害得洋槐花都落了好几次了。

我临走时，老太拉着我的衣角，不肯

放手，我温柔地对她承诺下次一定来。老

太这才不情愿地放手。

如今我与老太不见已半年有余了，每

看见洋槐树时，总想起老太的洋槐，想起

老太的白发，我就忍不住流泪。

不知洋槐是否已冒新绿。

不知倔老太是否吃到了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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